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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潮声

桃花岛南部渔村古道始建于清
顺治年间，连接龙洞、米鱼洋、长坑、
水坑、磨盘、大潭岗、小潭岗等众多
村落，全长约10公里，是过去这一
带渔民出行的唯一陆路通道。古道
背靠千岛第一高峰安期峰沿线，面
朝巨轮进出的虾峙门国际航道，南
部诸岛尽收眼底，沿途山中民居隐
现，密林野花交错，海岸线上沙滩分
布众多，礁石怪立，全程山海风光靓
丽。大小潭岗被省林业厅命名为
“海岛植物园”，磨盘溪坑有“九瀑十
八涧”美称。古道之行，远可眺海天
一色，近可赏花听鸟鸣，渔村旧景尚
可留影，是徒步运动、休闲观光、渔
村体验的理想线路。

近眺国际航道

从桃花岛茅山村进入，爬山入
渔村南部古道，沿途茂林，各色花草
遍地。山道蛇行，时而爬升，时而下
行，秋叶铺了一地，轻轻踩上去，发
出细微的声响，凭空多了几许旷达
与宁静。古道大抵是沿着海岸线外
围开辟的，将目光透过隐密的树丛，
海面之上时见一艘艘巨轮，缓缓从
我们的眼前横过。这里是虾峙门国
际航道，位于在下栏山和大双山之
间，全长约7海里，呈西北-东南走
向。航道水深平均超过60米，进出
宁波舟山港的重要航道，也是古老
“海上丝绸之路”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也许，随着这些年六横修船业
的崛起，在此航道进出的巨轮更加
频繁。新时代的海丝之路还在继续
扩张。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坐在
某一块观海听涛石上，把这一天里
经过眼前的船都记录拍摄下来，想
必也是一个不错的纪录片。岛屿不
动，来往的船只各有不同，天上的云
彩不时变幻，潮水日夜不息涌动，动
与静形成了绝妙的对比。偶有小船
进入视线，大与小又有了天差地别。

山居图

站在一处伸入海岸线的观景台

上，环视南部山峦，郁郁葱葱的山林
间，散布着不少的民居，大多是上世
纪90年代初的二层楼房，可幸的
是，这些房子在时光的流逝中保留
完好。房子依山形而筑，地基高筑，
俱用大石，仿佛镶嵌在石壁岩上。
有些房子的地基足有几个人的高
度，靠着墙基抬头观望，好似一堵堵
的老城墙，攀缠着杂藤。即便山中
多巨石，在高低不平的山林间，当时
的村民搬运过来，也是相当有难度
的。这个时候，传统而朴素的“互帮
互助”的力量便体现出来了。

最高的房子便在半山腰上，可
以想象下，这才是真正的望海楼。
渔民们下海捕鱼，出门，都要穿过密
林下到崖壁下的滩涂里。

陶潜有《桃花源记》“缘溪行，忘
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
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
纷。”我不知，曾经，这里是否也有成

群的桃花林，每到春夏，便是一片片
的红艳。即便只是林中点缀着，如
映山红般，也足够让人浮想了。

在山势陡峭的山林中，一处相
对平整的房基是不易得的。所以只
能深掘外拓，尽可能地伸展出去。
路过的一处房子，位于高低落差足
有十来米的上层，依着院子围墙跟
伸出的长石条便成了路，一半悬空
着，人行其上，脚下便是悬崖。没有
遮挡之物，一旦掉落，不敢想象。

磨盘石滩

磨盘溪坑自安期峰而下，弯曲
跌宕，全长约450米，涓涓水流最终
汇入桃花港，咸淡水交汇带来丰富
的有机质和饵料，成为桃花港大黄
鱼、墨鱼产卵孵化的重要地点和天
然渔场。溪坑水源充足，常年不易
断流，一路成溪成潭成瀑，怪石奇

立，水质清澈，螃蟹、小鱼等和谐共
生。当地还有一个废弃冷库的遗
迹，历史上磨盘溪坑曾经是磨盘居
民饮用和当地冷库制冰的重要水
源。

入海口的滩涂上，卵石成堆，一
条破败的渔船已与滩涂融为一体，
直至终老。岸边散落着几幢旧民
居，院落里是成片的野草野花，这便
是古渔村的景象。

几株偌大的仙人掌，正是果实
红熟季节，掌端上顶着一颗颗暗红
宝石。这是可以食用的，众人皆争
抢着品味。但有许多朋友中了招，
被果实外表的一簇簇细小芒针状棘
毛刺了指掌，等你发现，已经来不
了，许多人只能带着这隐隐的痛继
续赶路。这也算是一种缘份，注定
要让你带走一些什么，在接下去的
日子里，由此及它，加深你对于一个
岛的怀想。

卵石滩上留着一些炭火的迹
象。对于古道的开发，如果要想打
造出更好的爱情岛的模样，个人觉
得，此处可以设下篝火主题，吸引更
多的年轻情侣在此露营举办一些主
题类活动。夜色里，听涛声，吹海
风，看海上渔火点点，吃着烧烤，睡
着帐蓬，围着篝火，人心可安，世俗
可忘。

岩壁石像

磨盘村入海口的山崖上，有不
少可以臆象的石像。有一处，安期
生与人并坐谈心的石像甚为神似，
此石群可名为“安期论道”。安期生
是有名的道士，必定是满腹经纶。
《史记?乐毅传》记载，有人向安期生
求长生之道，安期生谓度世之诀：仙
道不远，近到诸身，无思无为，不吐
不纳，其一充于内而长生飞升矣。

勿使汝思虑重重，劳尔之生也。安
期生身上所体现的黄老哲学与方仙
道文化被后人推崇备至。长生飞升
与否，另当别论，这道中的精髓足够
我们常人深悟，现代人最缺的就是
心平气和啊。

另有一处石景，可谓“安期镜
像”，头顶道冠，眉目传神，非常符合
我们对道人的想象。安期生乘槎而
来，最终在此羽化而去，告别昔日的
村民。想必那一日，站在入海口，面
对茫茫东海，他一定久久凝望,多有
不舍。

海岛植物园

此行，自有秋天的风景。茶树
上还开着洁白的茶花。偶尔一两丛
的覆盆子还长着果实。野白菊遍
地。时有不知名的珍贵植物树种横
在眼前，一处白桦树群，其中一株最
为奇特，一棵并蒂生出两根笔直高
大的树干，满树的眼睛对望着，多符
合爱情岛的主题。同行者谓其“爱
情树”。亦有许多的长藤缠绵不清。

这段古道，我前几年曾经到过
一次。当时正是夏天，向阳的山坡
上，开着丛丛的野栀子花，花叶较
小，带着幽香，吸引着蜜蜂。最神奇
的是，我们在此发现了一丛丛的九
死还魂草。这种草很神奇，看似干
枯，遇水仿佛顿时被打通了浑身的
筋脉，舒展返青，活色生鲜。它有着
舒筋活血、止血、止痛、抗溃疡、抗菌
防癌等显著功能的中药材，又称长
命草或万岁草。

这些植物大多可入药，这一条
峡谷就是草药最好的生长带。传安
期生精通炼丹，自然是采药的高手，
他亦知晓，上乘的草药多来自水源
充沛之地。

据说，安期生乘槎东渡，便是从
磨盘村口的驻槎上岸，终于寻到了他
的安身之所。结庐山中，轻杖山径，
遍采山药，与鸟兽结伴，与云雾同游，
成了他每天必修的课程。累了，盘腿
巨石之上打坐，吸天地之气，练就仙
风道骨。渴了，喝一口山涧之清泉
水，饿了，尝一口林间之山果。

桃花岛：踏访一条南部渔村古道
□姚崎锋

上篇

那天晚上，看毕《南方车站的聚
会》，忽然就想起很多年前在沈家门
反扒队的旧事来。

反扒？对，就是抓小偷。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沈家门是

全舟山最热闹的地方。白天晚上都
是人，潮水一样，脚跟碰着脚跟，脸
对着脸，从东河涌到新街，从新街涌
到同济路，涌到西横塘、涌到东横
塘，涌到如毛细血管一样遍布整个
沈镇的巷巷弄弄。

反扒队在原来镇政府后面的一
间旧屋里。那时候镇政府已经搬
了，原来的办公场地就划拨给“公复
办”派用场了。“公复办”就是“公共
复杂场所治安管理办公室”的简称。

何谓“复杂场所”？就是 OK
厅、舞厅、茶室、饭店、录像室诸如此
类等。

上面已经说了，那时的沈家门
是全舟山最热闹的地方。尤其是每
到渔汛季节，福建、浙江、江苏等地
沿海的渔民、客商汇聚于这个弹丸
之地，人山人海，人声鼎沸，灯火通
明，彻夜不眠。各种娱乐场所真的
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密插密紧。

我们反扒队的办公室，就在他
们后面，一间灰墙黑瓦，看过去好像
有上百年历史的老屋里。老屋紧邻
新街，斜对面不远处，就是当时经常
人头攒动，常年喧闹不休的海滨电
影院。反扒队一共大概有十几个
人，大多是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二十
出头的年轻人，也有几个三四十岁
的中年人。

队长是个五十岁左右，脸膛酱
紫的汉子，中等个，胸背阔厚，走路
时喜欢把手抄后面，头朝前面左右

不时转动。他有一口他这个年龄的
男人少有的雪白的牙齿，因为经常
用牙签剔牙，所以每颗牙齿的间距
都比较宽，长在牙床上，一副无组织
无纪律吊儿郎当的样子。

队长是个老反扒队员，经验老
到，只要拿眼角的余光随便一扫，就
能把扒窃嫌疑人在人山人海中轻而
易举地分辨出来。“一般人买东西，
都是眼睛朝着要买的东西看，小偷
却是紧盯人家的裤袋、衣袋。他们
看人不是像我们平常人一样自然平
视，而是习惯用眼角的余光飞快地
瞟。喜欢在人多的地方挤来挤去。
手上通常拿着一个袋子或一份报
纸，或者把一件衣服搭在手上做掩
护。”这就算是上岗培训了。末了再
加上一句：“哦，对了，本地的小偷老
实。外地，特别是某些地区的，很多
有刀，当心！”

下篇

东河菜场，顾名思义，就在东河
街上，原来普陀灯光球场的隔壁。
那时的东河菜场很简陋，棚顶盖着
一长溜彩色塑料钢，用来遮风挡雨；
摊头是用水泥板搭的，灰色的，两边
一字排开，中间是两三公尺左右的
空档，让买菜的人走动。一刮风下
雨，整个菜场夏天还好，冬天就湿冷
得要命，不像现在一应设施俱全，高
大上，是舟山的模范菜场。

当时的东河菜场是沈家门，乃
至整个舟山名气最大，场地最大的
菜场之一。沈家门甚至定海、普陀
山一带的饭店，都在那里采购海鲜，
所以每天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人很
多，各色人等都有，是沈家门的公复
场所之一，也是小偷最集中的地方

之一。
菜场最热闹是在早上，熙熙攘

攘，闹哄哄的，过了十点，就没多少
人了。我们四五个人，由队长带队，
每天上班集合开个简短的早会以
后，就按部就班，不慌不忙往东河方
向遛达过去。到了菜场，就分成两
组，一前一后，先粗粗地从头到脚
“扫荡”一遍，主要的目的就是打草
惊蛇，把那些“老朋友”先请走了。
所谓的老朋友，就是不止一次被抓
过现行的惯偷。

那些小偷，本来正在脸无表情、
贼眼东溜溜西扫扫寻找合适的下手
对象，一看到我们，四目相对，脸上
的肌肉马上就像被扔了一颗石子的
一潭死水，向后面的耳朵荡了开去，
露出比哭还要难看的惨不忍睹的尬
笑。但是大家在四目相对以后一般
却并不说话。他们向我们尴尬地皮
笑肉不笑，我们亲切地向他们微笑
点头。然后他们马上就低着头急匆
匆地离开菜场，遁身而去。也有极
个别胆子大的老油条，四目相对后
居然还要粲然一笑，像一不小心意
外遇到老朋友一样热情地和我们打
招呼：“你们在啊。”然后笑眯眯地不
慌不忙地走向菜市场的出口，消失
在街上的人群中。

“请”走了那些老熟客，我们就
专心致志开始寻找那些生头面孔。
那些人，要么是刚出道的，要么就是
舟山本岛以外的地方来的。我们就
这样一前一后混在买菜的人群里面
慢慢地趟，一边不动声色地察看着
如过江之鲫摩肩接踵的顾客。不经
意间，发现有一个瘦瘦的中年男子
左手搭着一件夹克衫，东看看西瞧
瞧在菜场里转来转去，只看人不看
菜，一点不象买菜的样子。此人必
有重大嫌疑。

我们不动声色地在后面慢悠悠
跟着，偶尔装作买菜的，和摊主讨价
还价，眼角却扫着对方，一刻也不放
松。忽然对方靠近一个五十多岁的
饭店老板模样的胖子，同时把右手
伸向搭在左手的夹克衫下面。我们
还是不动声色。在对方就要快速离
开的一刹那，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其
中一个反扒队员一个箭步冲上去，
拍了对方一下肩膀，那个小偷惊疑
地回过头来，我们的队友立即紧紧
地抓住他的右手。另外一个队友已
经在一旁飞速拉住那个即将离开还
没有发觉失窃的饭店老板。

上面几个动作必须闪电般一气
呵成。因为如果你让小偷把钱财转
给了他的同伙（这些也都是一刹那
完成的），或者找不到被害人，就死
无对证，不能立案了。

“师傅，你的钱有没有掉？”饭店
老板一脸惘然，赶紧上上下下摸口
袋。抓住小偷的那个队友攥着那个
小偷的手过来。小偷手里还捏着刚
刚得手的一叠现金。

这是抓小偷的时候一个比较典
型的场景。因为几乎每天都去菜
场，去的次数多了，那些摊主也认识
我们了，有时候就会向我们提供情
报，如哪个人形迹可疑啊，哪个惯偷
又来了啊诸如此类的，给我们提供
了不少便利。更可笑的是，有些小
偷也把我们当做同类了，因为我们
也是光看人不买菜，东走走西看看，
也是以眼角扫人的，等小偷束手就
擒了，才大梦初醒。

我经历过的规模最大，最危险
的一次抓小偷，是在某年的物资交
流大会上，地址就在现在新街一
带。开物资大会前，根据以往的经
验，我们预判会有一批全国各地的
小偷前来行窃。那些小偷消息灵通

得很，哪里开物资交流大会，就往哪
里跑。

队长给我们布置任务，两个人
一组，你管那一片，他管那一片。“特
别要当心某些地区的小偷，逼急了
他们会狗急跳墙，伤人自残！”

物资交流大会开幕的那一天，
本岛的四乡八镇还有下面各个小岛
的老百姓,像过年一样往沈家门赶，
不长的一条新街真的是人山人海，
一拳头都打不开。

我们两个一组在自己承包的区
域内巡逻，忽然发现一个小偷正在
拉一个老婆婆背袋的拉链，我们赶
过去，那个小偷也是机警得很，一看
我们包抄过去，马上撒腿溜了。

正要追，忽然发现另外一个小
偷正在掏一个妇女的口袋，明目张
胆。我马上赶过去，叫另外一个队
友去追前面那个小偷。我们这边正
要分头行动，忽然发现承包另外一
个地方的队友正急匆匆赶来，原来
他也发现一个小偷，朝我们这边跑
来了。一下子发现到处都是小偷，
目力所及，最起码有三四个，这样算
下来，整个物资交流大会的会场，十
个小偷也不止，而且根据他们嬉皮
笑脸胆大妄为的样子，应该是一起
来的，是一个团伙。

我发现小偷那个地方，是在原来
商业局附近。那个小偷中等身材，眉
清目秀，长得白白净净的，理了一个
分头，头发油光锃亮。我心想，好好
的一个人，怎么会去做小偷！

话说那个小偷在前面跑，我在
后面追。这小子好像一条蛇一样，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钻来钻去，灵
活得很。他一边逃，一边回过头来
看，看我还在追，就继续逃。一直逃
到文化路邮政报刊门市部那边，我
继续追，他只能继续逃。逃到中大

街沈家门剧院那边向右转，我继续
跟踪追击，一路上跑得气喘吁吁，上
气不接下气。眼看他拐了一个弯，
逃进了原来海中洲饭店对面的文卫
弄，我想这下追不上了，体力已经到
极限了，忽然发现那小子居然逃进
了那边公房的一个弄堂。我知道那
是个死胡同，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那时候我就放慢了脚步，慢慢
地往里面走，一边回头看，希望有队
友一起追上来，一边想，这小子会不
会狗急跳墙行凶。我要不要走进
去，如果他冲过来刺我怎么办？要
不要逃？如果逃，好像太触霉头；如
果不逃，刺伤甚至刺死了怎么办？
还在思考时，不知不觉就到了弄堂
口，只见那个小偷面向我站在弄堂
的顶端，后面是灰色的四五公尺高
的围墙。看不清他的表情。他的身
影被吞没在淡淡的阴影中。

他一边喘着气，一边打量着
我。我站在弄堂口，也一边喘着气，
一边打量着他。大家都不说一句
话，空气在刹那间似乎停滞了，时间
停止了流动，脑子一片空白，只闻到
自己嘴巴呼出的重重的铁锈味。那
几分钟，大概是我到那时为止一生
中最长的一个时间段。

午后的阳光透过两幢楼房的空
隙斜斜地射在弄堂中。他在光的那
一段，我在光的这一段。两个“萍水
相逢”的少年在那个秋天的下午，以
这样一种非常戏剧化的形式，对峙
在一个小镇的弄堂里。不知过了多
久，其实应该没有几分钟吧，忽然听
到后面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我
回头望去，原来是几个队友赶到了。

那个小偷还杵在那里，我们走
过去。他没有作任何反抗。我们两
个人一起把他的双手反剪过来，扭
往沈中派出所。

我在沈家门反扒队的那些日子
□平水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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